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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

纪念日。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开天辟地到

新天新地，我们的党成功带领各族人民走过

生灵涂炭的烽火岁月，实现执政为民的伟大

复兴。蓦然回首，弹指一挥间，整整90年。

历史仿佛与我们相隔万里，却又如此贴

近。在东海之滨，三门湾畔。革命的火种率先

喷薄而出。1928年，一群年轻的革命党人，做

了一件被视为惊世骇俗的事情，写就了“浙

江红旗第一飘”。时光为之惊叹，历史为之永

恒。

站在新时代，我们不禁喟叹，如果没有

当初的风雨历程、没有浴血奋斗，何来今天

的和平富足。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再聆听

父辈们讲那些峥嵘岁月；捧读写满苦难与辉

煌的历史教科书；重走那些洒满烈士鲜血的

红色征途；与革命先烈进行凝视和心灵交

流。

让我们在红色的印记中，在不懈奋斗

中，续写红色的故事，再谱红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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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胤邱宇

6月24日，我们来到亭旁，来到黄豹山。拾级漫步而上，虽
已近黄昏，但天气依旧燥热无比，两侧杂草丛生，显得有些荒
凉，不免让人唏嘘。当我们踏上最后一个台阶，只见光芒一片，
手卷诗书的包定烈士塑像就静静地站在不远处，落日余晖洒在
他身上，泛出阵阵金光，直刺双眼，让人恍惚。

望着那模糊不清的脸，瞬间，内心就变得安祥，燥热顿时消
散，再慢慢走近塑像，才发现他长得器宇轩昂、眉目清明，更是
一脸端庄，手持一卷书，通身一层厚厚的金铜色。

塑像的后侧就是他的坟墓了，墓碑上刻有“擎杯闲唱大江
东，俯仰徘徊兴致浓。飞出一溪戏水鹜，吹来满膝落花风。绿扬
堤外渔舟泊，黄豹山前天地空。最是西南遥望好，万家烟火夕阳
红。”正是包定《春日坐黄豹山》一诗。

此刻的他是安静的，无人打搅，也享受着这太平盛世的别
样安宁，但 1928年，却是热闹的，26岁的包定用热血为一个伟
大的梦想而努力着。

1927年，包定加入共产党，任中共宁海县委委员。党的
“八·七”会议后，根椐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方针，以及 10月 28日中共中央指示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
个广大的农民暴动”的精神，11月，包定受县委指派，以小学教
师职业为掩护，回亭旁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5月20日夜。
谷仓岭头。
管容德、包定等人集结了亭旁、海游、珠岙、桑州武装人员

在谷仓岭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确定了起义的纲领
口号，推选包定为总指挥，并通知各地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
作。

“到了5月23日，包定率领 180多个武装农民从丹邱寺出
发，直到任家，在任家准备抓捕任升初，攻打任禹玉。结果任禹
玉家里因为墙高，没有攻下，后来转攻打任友端。任友端家大门
紧闭，一个红军战士用大斧头劈开大门，由梅奇光小伙子钻进
去，把门打开。任友端此时爬墙跑了。大家都非常气愤，就一把
火把他的房子烧了。这就是攻打任友端，火烧任家，打响了亭旁
起义的第一枪。”亭旁老人包法泽向我们讲述起那一夜发生的
故事，历史瞬间被拉回到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夜晚。

25日夜，亭旁地下的 224名武装农民从南溪出发，集结丹
邱寺，准备好之后，他们就举起红旗、冒着大雨，高唱红军战歌，
向亭旁出发，并和亭旁来的1000多群众集结城隍庙，借群众集
结之际，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建立苏维埃政
府。

亭旁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
席何应钦惊惶失措，就在他的地盘上，就在他的“蒋委员长”老
家的后院，竟然“起火”了！

“围剿！”他密令省民政厅、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红军。
亭旁起义失败后，包定奉调天台县委工作，负责民运工作，

后任天台县委书记。当时国民政府悬赏1000大洋，要买包定的
人头。为便于工作，包定受房东炒芝麻的影响，忍受疼痛，自我
毁容。就这样，一个鲜活的“包麻子”又可以在白天进行工作了。

1929年 3月，包定在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省委机关
被破坏，他们的信件被国民党当局截获，最终被捕。“碧血洒芳
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1930年 6月 22
日，时年29岁的包定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前留下最后一
首诗。

她是个“苦命”人，婚后接连丧夫丧子。再嫁
后，又遇丈夫早早离世，三儿子因病早夭。残酷
的命运没有压垮她，她将满腔柔情寄托在革命
上，倾注在受伤的解放军战士身上。在那烽火岁
月里，只要在三门的任何地方说起这位“革命老
妈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就是来自亭旁老
区南溪的“三五外婆”林玉英。

林玉英是勇敢的的女人。1948年，“三五支
队”把林玉英家所在的长石下作为活动的联系
点。一天，游击队员姜步云在夜行军时被毒蛇咬
伤，为给战士疗伤，林玉英把他说成是自己的女
婿。白天，姜步云藏在离林玉英家不远处的岩洞
里。到了晚上，林玉英就让儿子把姜步云背回茅
屋。后来，又有几个打仗负伤的伤员被送来长石
屋养伤，此时林玉英的儿女也都参与了照顾伤
员的行动，分别上山采药、送水、送饭、放哨。

按照南溪一带的习俗，女婿称呼丈母娘须
按外孙的辈分叫“外婆”，姜步云便叫林玉英

“外婆”，后来“三五支队”的战士们来来往往的
都亲切地喊林玉英“外婆”，由此，林玉英便成了

“三五外婆”。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

军队对亭旁老区游击队围剿最频繁的时期。经
常有游击队的伤病员得到林玉英的成功掩护。

一天，林玉英正在山上打柴，游击队成员杨
捷在反“围剿”中，腿被国民党军队击伤，一拐一
瘸地从山下跑来，眼看山下敌人越逼越近，林玉
英急中生智用砍下的柴堆盖在杨捷身上。当国
民党追上山后，没有发现受伤的游击队员，便凶
狠地问林玉英，“喂！老太婆，有没有看见刚才有
人从这里经过？”林玉英镇定地回答：“有是有一
个穿黑衣服的人，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对对，
就是他，他在哪？”“好像是往那边方向跑了，跑
得太急，我也没看清。”说罢，林玉英随手指了一
个方向，把敌人引开，最终杨捷成功获救。

现年 72岁的南溪老人梅长根告诉记者，
“林玉英对待‘三五支队’的每一位战士都很热
情真诚。战士们到她家，只要缸里还有半升米，
也要烧给战士吃，还不时地去伪乡长梅长乾的
家中要粮。”林玉英多次进梅长乾家“借粮”，不
仅仅是为了粮食，实际上还做了许多争取梅长
乾觉悟的革命思想工作。

据梅长乾妻弟陈莫琦说，民间一直流传着
梅长乾“楼上藏着共产党，楼下接待国民党”的
说法。那是在 1946年，国民党获知亭旁老区游
击队的动向后，集结了台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主力对亭旁老区的游击队进行“围剿”。

几百人包围了当时整个南溪乡，一家一户
的进行查抄。当时游击队员们在林玉英等老乡
们的掩护下被分散隐蔽南溪的各个偏僻的岩
洞、山坳等地方。而“三五支队”的4名主要领导
人则躲藏在梅长乾家的阁楼里。

国民党军队查抄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共
产党的蛛丝马迹，最后来到了唯一没有被查抄
的伪乡长梅长乾的家中。此时，梅长乾的妻子杨
玉兰刚刚生完孩子，在家里的二楼坐月子，林玉

英此时作为梅长乾家的保姆负责照顾杨玉兰的
生活。

国民党军队在梅长乾家中翻箱倒柜一番好
找，最后把目光瞄向梅长乾的阁楼。正在这危急
关头，林玉英镇定地说道：“老总，我家主母在坐
月子，进去会对你们不吉利的。”但是国民党反
动派依然要进去看看，就在他们踏入屋子的时
候，林玉英轻轻地摇醒了熟睡中的孩子，孩子嘹
亮的啼哭声打消了国民党军的疑虑，使他们怏
怏退出。

正是林玉英的这种胆大果决，机智英明的
性格，多次成功地掩护了游击队的秘密行动，保
存了革命的火种，为最终的解放三门做出巨大
贡献。

林玉英最小的儿子梅长田回忆自己的母亲
时说道，母亲在当时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地下
交通员的工作。“当时长石下只有我们一家人，
离亭旁镇有 10多里，山冈上全是茂密的大松
树，母亲就行走在这条曲折难行的小路上，到亭
旁赶集，顺便打听各种情报。”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
奉命解放三门县城。为了确保战役万无一失，林
玉英奉命以探亲的名义进入亭旁，与有意起义
的国民党军官俞良广取得联系。后来战役进行
顺利，敌军指挥员被击毙，分队长俞良广起义成
功。由此可见，林玉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交通
员。

从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到受人爱戴的“三
五外婆”，从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山区女人到受人
尊敬的“革命老妈妈”，林玉英身上留下了多少
岁月痕迹与历史的印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
善美的呼唤与人性的闪光。

“我是家中幺子，所以对父亲的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
关于父亲的形象很多都是通过母亲的讲述，才在心中勾勒
起来的。”三门早期党组织领导人蒋如琮的儿子蒋明诚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家中一些父亲和一山、柔石、潘元寿等人的老照片以
及父亲亲手撰写的自传都在文革时被毁，现在家里也没有
什么父亲留下的东西。”在蒋明诚的眼中，自己和兄弟姐妹
是在一个缺乏父爱的家庭中长大的。父亲为大家而抛小
家，终年不在家中，回家一次也是匆匆忙忙走了。

蒋如琮，字瑞青，号瑞卿，1898年出生于三门县善岙蒋
村。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25年参加反帝爱国的

“五卅运动”。1925年9月转学到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时
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林泽荣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后又由戴介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思想激进，崇仰瞿
秋白和邵力子。

1926年夏，蒋如琮从上海大学毕业返回家乡。看到家
乡落后的面貌，决心为家乡人民做贡献，在多方努力下，
1926年9月10日，宁海中学正式开学。此后，他先后参加
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2月，蒋如琮和林
迪生一起来到天台发展党组织，并建立了中共天台特别支
部，任党支部书记。在天台、宁海一带活动（三门当时属宁
海地区）。

据了解，那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农民运动。在包定、蒋如
琮等人的努力下，宁海地方农运工作发展迅速，并得到了
浙江省党委的重视。1928年5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
受省委指派来到宁海，要求尽快展开“武装斗争”，而蒋如
琮、包定、包昭华等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表示异议。但最终
起义爆发，因条件不成熟而失败。起义领导人或被杀、或被
折磨至死、或亡命天涯，蒋如琮先撤至上海，后转赴南洋群
岛。

后，蒋如琮历任《光华日报》主笔、甘肃省政府秘书、南

京中央警校讲师兼秘书、国民党第三战区学员总队政治指
导员等职，却因为多次“资共反蒋”，遭国民党政府驱逐、迫
害，幸得到邵力子多次解救脱难。

1949年，解放前夕，蒋如琮辞去南京中央警校一切职
务回乡，以其在国共两党高层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为三门
解放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据解放后三门县第一任副县长
梅法烈回忆，1949年2月，俞圣祺和他在蒋如琮的陪伴下
与健跳“海角大王”仇灼华进行谈判，目的是通过仇做好沿
海地区的工作，巩固三门县城的解放，扩大胜利成果。经两
天谈判，仇灼华缴出机枪三挺，步枪百多支。

1958年，蒋如琮被定为“右派”，按坏分子处理，开除公
职，流放到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

“那一年当时我只有 11岁，母亲要求家中的 3个兄弟
姐妹一同前往甘肃去照顾父亲，她说父亲曾告诉她，孩子
长大了就要走出去闯荡，不能一直待在母亲身边。于是我
的 3个哥哥姐姐———蒋明训、蒋明谦和蒋明慧就踏上了前
往甘肃的火车。”他追思着父亲流放后，家中的情形说着。

“困难时期，父亲在甘肃常常忍饥挨饿。于是家里将一
袋米粉，就是大米炒熟后再磨成粉，邮寄到在甘肃的劳改
农场的父亲，但却被退回家，这时候，我和妈妈才得知父亲
去世了。”蒋明诚眼神有些黯淡地叙述着。

“从母亲口中，我们觉得父亲是一个耿直的人，参加革
命工作的时候就天不怕地不怕。纵观父亲这一生，从青年
时代开始，他就见证了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他把自己的一
生、把全家人的一生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没有享受到一
天幸福的日子。”蒋明诚沉声说道，在劳教农场，父亲还写
了一封信回来，说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出去之后为人
民服务。叫家人不要伤心，毕竟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实
现了。

1979年5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145号文件撤
销蒋如琮右派坏分子处分，恢复名誉。

品读岁月深处那一抹鲜红

亭旁起义总指挥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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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胤

□本报记者邵韵立邱宇

“三五外婆”林玉英 □本报记者邵韵立

一

2011年的 6月 25日，从海游出发到亭旁，改建中的道路坑
坑洼洼，却宽敞无比，两侧是崭新民居，尤其是气势宏伟的火车
站，难免让人诧异，80年前，这里可曾真的发生过暴动，可曾真飘
起过“浙江红旗第一飘”。

快到亭旁集镇中心，就望到不远处有座小山，山上直挺挺地
矗立着一座碑，在苍松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看得并不真切。近
了，才晓得这是鹤山，山下有隐鹤庵，山上有亭旁起义纪念碑，古
典和现代交融，形成独特的山水风景。

鹤山其实不高，循着水泥路，拾阶而上，俯瞰四周，亭旁尽收
眼底，抬头仰望，亭旁起义纪念碑就在大片苍松间，呈“锥字型”，
碑身刻有“亭旁起义纪念碑”七个深红大字，为张爱萍将军所题。

碑边立着好些个花圈，都是各机关单位缅怀先烈
时敬献的。果真是，英雄业绩，彪炳史册，流芳百世，后人不忘。

“1928年 5月，我党策动亭旁区千余农户，据南溪、聚丹邱、
组农军、攻任家。当月 26日，占亭旁，毁田契、斗豪绅……”读着
碑身上关于亭旁起义的相关介绍，热血顿时沸腾，心也早已跳到
1928年。

80多年前，正直而有抱负的包定回到家乡，在亭旁桂
林初级小学任教。而这只是他的显性身份，他真正的工作，
则是同反动势力做斗争，发动农民暴动，夺取亭旁区政权。

自被委派为亭旁区书记以来，他秘密组织“穷人会”、“壁虎
社”；开办训练班，吸收党员、培养干部，组织平民夜校，利用文娱
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

当年 5月，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党代表会议秘密召
开，鉴于“南溪事件”，决定提前举行暴动，建立红军指挥部，包定
被选为总指挥。23日夜，在曾经领略过血与火的丹邱寺，180多
名武装农民在包定率领下，冒雨进军任家。24日凌晨，火烧地方
豪绅的房屋，打响了亭旁起义第一枪。

二

城隍庙和鹤山很近，可说是互相贴着的，下山就是城隍庙，
近些年，这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经过几次大动“筋骨”，变得气派且
金碧辉煌。而随着亭旁红色广场的建设，就更显得卓然不群。

重檐翘角，蟠龙石柱，雕梁画栋、青砖黛瓦……如今的城隍
庙为典型的仿明清建筑，平时的香火并不是特别旺，可遇到集市
日，这一带就聚满了来自四方的乡民，变得特别的喧哗和热闹。
而当我迈进城隍庙时，也仿佛听到了 1928年的那股洪流，在这
里涌动，发出滔天之声。

任家村打响第一枪后，农民武装，激情澎湃，热血贲张，何去
何从，成为包定、梅法金等年轻领导人需要当机立断。在这种危
急情况下，包定等人作出一项又一项决议，那此后一夜，又是风
雨如晦，波涛暗涌。

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5月26日拂晓，农民或身背土枪、洋
枪，或手持长矛、短剑、红缨枪，无一例外地佩戴着红布，向亭旁
集镇进军，向城隍庙进军，200多号人的激情点燃了成千群众的
激情，他们紧紧跟随着革命队伍，向前冲，向前冲。200多号人的
热血也浇灭了土豪劣绅的抵抗妄想，他们闻风而逃，就怕逃得还
不够快。

很快，未经战斗，农民军就占领了亭旁。此时，千余群众汇成
革命洪流，和武装部队一起齐集城隍庙。包定宣布立即解散当地

所有反动机构，并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
包定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紧接着，在城隍庙大门口升起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革命委
员会向群众出示布告，逮捕反动豪绅。接着，为欢庆新生的红色
政权，举行了盛大游行示威活动。这是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发动
200余次起义中的一次，也是我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整条亭旁
街沸腾了！整个亭旁区沸腾了！整个浙江省沸腾了！

三

亭旁起义纪念馆距城隍庙很近，转过一个弯，直走几步，就
到了，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它显得特别安宁，也特别肃穆。在这
片喧嚣中，我跨进了亭旁起义纪念馆。很雅致的一栋房子，木门、
石子、浮雕、石像，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朴淡然，又仿佛神圣不可侵
犯。

这曾是亭山小学旧址，是包定上课讲学的地方，如今为承先
烈遗志，教育后人，亭山小学重新整修，更名为亭旁起义纪念馆
对外开放。纪念馆为两层两进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展厅面积 250平方米。大门上方挂“英烈千古”匾额一
方；馆内陈列文物除了照片，资料之外，还有大刀、长矛、红旗等
实物。这几年，曾经大修过几次，纪念馆也更为规范。

为什么会选择在 1928年，为什么会把起义安排在亭旁，为

什么会在蒋介石的老巢发生这样异乎寻常的暴动？在这里，我终
于找到了答案，一张张文物资料向我展示了我所想要的一切。

这一年，北伐结束，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而这一年，
我党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根据会议精神，浙江省委成立了暴动指挥中心———浙东工农革
命委员会，并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

这年 3月 14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
来代表中央参加，并在会上作全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报告，提出

“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并通过一
次次会议和缜密分析，决定把武装暴动安排在宁海。在此大背景
下，包定被组织安排回到亭旁，“屈尊”当一名教师也就顺乎自
然。

在包定的领导发动下，“大刀和土铳对旧世界作出了无情的
批判”，“热血和智慧掌握了历史转折的契机”，“从此，这东海之
滨的崇山峻岭，世代赤贫的山夫村民一律染上了红晕。”

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问亭旁起义的星星之火在哪，谁都不
会否认是在南溪。正是因为南溪事件，成为了亭旁暴动的直接导
火索。

沿盘山公路，绕好几个圈，终于见到南溪村，在群山环抱中，
它显得特静谧，村口竖一块大石碑，书有“亭旁起义首发地”几个
大字，颇有气势，绕村小溪潺潺而流，村内则旧房新居交错陈列，
依旧保留大量老宅，依稀有几分80年前的风貌。

这是个“名人”辈出的村子，曾有受世人瞻仰的梅盛，参与亭
旁起义的热血汉子梅其彬、梅其广，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三五
外婆”……更让人称道的是村里的后人，并未忘却这些“名人”，
专门建个历史传统纪念室，供后人瞻仰，今年还装饰一新。

梅长恕居住的四合院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在农村算得上气
派的四合院，青砖石墙，却深锁大门，只依稀看得到庭院的布置

和房间的格局。但那子弹穿梭而过、大刀砍中大门的痕迹却完好
地保存下来。

梅长恕长期霸占族田 60亩，这引起了梅其彬、梅其广的不
满，他们要求梅长恕交出这族田，而在 1928年清明节这日，族人
喝清明酒，村民梅其慎在酒席上当众揭露了梅长恕的这一行为。

梅长恕拔枪怒视，语带威胁，脸上挂着几分嚣张、傲慢；梅其
慎却是临危不乱，与其正面而视，脸上带满坚毅、果敢。周边族亲
则面面相觑，不敢吱声，空气在瞬间也变得停滞。

这最终引发了次日晚上的围困，我想象着彼时的情景，梅其
彬义旗一举，百余受尽苦难的村民，把梅长恕的院子团团围住，
时间持续长达二日三夜，这就是亭旁起义的导火线———南溪事
件。最终，梅长恕遁逃。而“南溪事件”促使了整个起义计划的提
前，成为了革命暴动的导火线。

梅其彬的墓在村边，杉树相伴，青竹遮荫，却正好能看到南
溪村全景，我想，他地下有知，看到他为之奋斗的理想，今日终于
实现，必然非常开心。


